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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浑噩噩地捱过
许多天，李秀娟唯一
关心的，就是女儿的
案情。

一开始，6个涉案
的未成年人和嫖客韩
云被拘留。虽然为没
收到对方家人的道歉
而生气，但她也没想
过找他们算账，只是
等待这7人被严惩。

2019 年 3 月 左
右，李秀娟夫妇从看
到案卷的律师处得
知，韩云已被释放，接
受的处罚是行政拘留
15天、罚款五千元。

在李秀娟看来，
韩云是罪魁祸首。如
果他一开始不跟犯罪
嫌疑人杨薇谈好要买
处女，杨薇也不会瞄
上自家女儿。如果他
不拒绝支付剩余嫖
资，说自家女儿不是
处女、骂杨薇和其他
人，女儿也不会被打
致死。

她认为是韩云侵
害了女儿的处女膜，
不然他不会说女儿不
是处女。

“我就是要看看
这是咋地个人。”李秀
娟觉得，拘留十五天
的惩罚太轻了，她咽
不下心里那口气，打
算私下联系韩云。丈
夫吴峰也同意，打听
到韩云曾为政府机关
的工作人员，向那个
单位辗转问到了韩云
的电话。

起初，韩云在电话
里拒绝了见面，但吴峰
坚持一定要见到本人，
并且这次不见也会想
法子找上门。韩云便
妥协了，选了一处人流
较少的广场，约定3月
2日见面。

当天下午近5点，
韩云带了一人先到了
广场，李秀娟和丈夫
一行四人向他走来。
一行人站定，李秀娟
问“谁是韩云？”。“我
是。”韩云应了一句。

很快，一记耳光打在
了他脸上。他往后
躲，李秀娟第二个巴
掌把他的眼镜打到地
上。众人急忙拉开一
直想推搡韩云的李秀
娟，她不停地嘶吼着

“ 没 有 你 哪 有 这 种
事”。

半小时左右的时
间里，两方没有达成
谅解协议，也没有提
出赔偿方案。李秀娟
满腔的怒火，准备的
质问一句也没说出
来。

2019 年 7 月，韩
云对记者称，他对此
事感到愧疚，想要弥
补，但他现在没有工
作，家里经济条件也
不太好。事情发生
后，他家人的生活被
严重影响，他本人精
神状态也很不好。

10月底，李秀娟
收到了《神木市人民
法院民事裁定书》。
此前，她和丈夫提出
请求：要求韩云当面
赔礼道歉并将道歉内
容刊登在全国性报纸
刊物上，韩云修复吴
婷处女膜，赔偿两人
精神损失费等。

但法院裁定，他
们两人的请求不符合
法院案件受理要求，
经法院工作人员多次
阐明，两人仍拒绝修
改，法院对两人的起
诉不予受理。

12 月 5 日起，她
讨公道的对象又增加
了。代理律师张一千
表示，吴婷家属认为
一审判决量刑较轻，
将向榆林市人民检察
院申请抗诉。

对女儿“清白”的
追索还没结束，李秀
娟又再背负了对女儿
丧命的追索。她不知
道这一切什么时候才
能结束。

（为保护受访者
隐私，文中部分人物
为化名） （澎湃）

神木少女遇害之后：
一位母亲为亡女的追索

女儿遇害后，李秀娟成了神木九龙山的常
客。到了山顶，埋头蜷在亭子里，她小声呢喃：
“婷，吃了饭没，冷不，热不”。偶尔，她哭着抬
头，盯着空气喊：“我会为你讨回公道的”。

去年9月，15岁的女儿吴婷离家后，被几
位未成年人逼迫卖淫。嫖客称吴婷不是处女、
拒绝支付剩余嫖资后，5人将吴婷打死，1人帮
助他们分尸掩埋。2个月后，她才见到失踪女
儿的遗体。

女儿死了两次，一次是肉体，一次是“清
白”。这一年来，她不再工作，和丈夫写了数封
举报信、起诉状——她认为嫖客韩云与女儿之
死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要求他在全国性报刊
上致歉并修复女儿“处女膜”。

12月5日，陕西榆林市中院一审宣判，案
件中的第一被告人、17岁的杨某被判处无期
徒刑，其余5名未成年涉案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六个月至十五年不等。

李秀娟清楚地记得，吴婷9
月22日离家前的穿着：上身是
白色线衣和土黄色外套，下身是
一条浅蓝色牛仔裤。脚上的那
双白色运动鞋，是她给新买的。

等到11月20日，女儿再次
出现在她眼前时，已是一具没有
穿衣服的遗体。丈夫吴峰靠着
大板牙和耳洞辨认出了女儿，没
忍心告诉她。她站在两三米外
的地方，对着这具肿胀发黑的残
破遗体和尸检报告木然地说：

“不是不是……”
女儿是在中秋节放假第一

天离家的。她还记得，晚上6点
前，她准备出门去KTV做保洁，
女儿说等下要出门给人送书，跟
她报备。她“哦”了一句，让女儿

送完早点往回走，女儿也应了声
“哦”。这是母女最后的对话。

在丈夫晚上8点发现女儿
未归后，她躲进KTV卫生间，一
个接一个地给女儿打电话，始终
没人接听。

私下找了五六天后，李秀娟
和丈夫报了警。有人建议她去
公安局抽血，和那些身份不明的
遗体做DNA比对。她断然拒绝
了，女儿至多不过是被骗子拐走
了，怎么犯得着跟遗体匹配呢？

11月20日，坏消息终究来
了。“你女儿被害了。”民警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一无所
知，直到她在网上看到一则写着
女儿真名的信息。丈夫吴峰从警
方那验证了那则消息：9月23日，

杨薇、白雨和贺锦将吴婷带去神
木县金鹏商务宾馆卖淫。因为嫖
客韩云不满意，这三人连同另外
两名未成年人将吴婷带至杨薇叔
叔家。在二楼东面卧室将吴婷衣
服脱光后，五人轮流用皮带、拳
脚、砖头对吴婷进行长达数小时
的殴打。第二天杨薇等人发现吴
婷死亡后，将情况告诉李全。除
杨薇外，李全连同其余五人将吴
婷尸体肢解，后六人共同埋尸。

空旷的九龙山是李秀娟秘
密的去处。头痛心悸时，她走出
封闭的出租屋，不用面对舍不得
丢掉又惹她伤心的女儿遗物，也
不用顾忌别家正在写字的孩子，
去到怎个哭、怎个吼也没人管的
地方。

一儿一女是李秀娟曾经最
大的幸福。她出生在山西兴县
的官道峁村里，在家排行老二。
父亲家里条件在村里算是倒数，
娶了精神有问题的母亲。在她
的记忆里，母亲想骂人就骂人、
想打人就打人，养活一大家子人
的父亲总是一个瘦小的背影。

22岁，经村里人介绍，父亲
做主让她跟吴峰结了婚。一年
后，大儿子出世。再过一年，她
生下了小女儿。

2007年，儿子五岁，女儿四
岁，夫妇俩开始为孩子上幼儿园
着急。村里没有学校，夫妻俩土
里刨食挣不到几个钱。听说邻
省的“神木”，坐车两小时就能
到，正搞煤炭开发、有工作机会，
两人决定带着孩子离开家乡。

头两年，两个孩子不是感冒
就是头疼。丈夫在工地搬砖打
零工，一天挣六十来块钱。她在
家照顾孩子，只能紧着一家人的
吃喝，挑两三毛一斤的菜买。

为了接送方便，孩子升小
学、初中的时候，他们两次搬家
到学校附近。为谋生计，各种苦
活脏活都干了，李秀娟做过高空
擦玻璃、小区清洁工，还一度拾
荒赚钱。儿女上初中之后，她去

KTV做了保洁，一个月能赚一
千多，加上丈夫用三轮车运输家
具打零工，虽说日子过得紧巴
巴，但温饱渐渐不成问题。

她奉行“再苦不能苦孩子、
再穷不能穷教育”。女儿小时候
不爱说话，儿子也有口吃的毛
病，夫妻俩决定给他们报口才训
练班，学费一下子交掉将近
5400块。

她过生日，女儿会给她买耳
环。三八妇女节，女儿也会给她
买护手霜。虽然都是些十几块
的小玩意，但她觉得暖心。

2018年春节过后，吴婷拥
有了一部亲戚送的旧手机。她
开始在网络上结交朋友，认了些
干哥哥干姐姐，有的没有上学。
周末时会跟他们一起逛街、唱
歌，或是抓娃娃。

李秀娟说，女儿拿手机给她
介绍过一个干哥哥。她告诉女
儿，世道乱，别跟外人瞎混。吴
婷说，干哥哥对她挺好的。

有时候，女儿写完作业，跟
干哥哥出去“串（溜达）一下”。
她会叮嘱女儿早点回来。

“不用太管我，管得太严，逆
反心理。”2018年8月31日，吴婷
在微信上跟母亲李秀娟说。这

天距离她离家失踪还有22天。
一个多月前，吴婷也有一次

彻夜未归，电话关机。李秀娟和
丈夫找了一夜后没找到人报了
警。第二天，女儿回家了，说在
外面玩，忘了时间。

在8月的那次微信对话里，
李秀娟回复说“你说我跟你爸哪
里对不起你，你说出来，我们会
改，但你要从你的立场上想想你
有错么”“有啥事你尽管说出来，
不要一句也不说”。吴婷没有回
复。

在李秀娟心里，女儿始终是乖
巧听话的样子。女儿小学毕业纪
念册上有三条留言出现“嫂子”“姐
夫”的字眼，她没有察觉。她不知
道女儿交过男朋友，也相信女儿从
来不会对自己撒谎。

在女儿遇害后，一大波关于
女儿的说法涌向她。逃学、自杀
过、在家挨骂挨打、谈恋爱……
这些她有的完全否认，有的有时
否认有时称不知道。

“人活一辈子，就是为了儿
女，谁知道现在成了这种了。”女
儿没了，她越来越提不起做事的
劲。家里的餐桌上，女儿爱吃的
白菜、土豆、焖面少了，更多是几
碗稀饭。

丧女

母亲

讨公道

李秀娟扶着栏杆一阶阶往山上爬。

吴峰拿着女儿的照片。


